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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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是曲折蜿蜒

的。从本世纪初到承认“人口”是个问题的

六十多年中，这门学科在高教研究机构中是

忽现忽隐的，专门调查、分析和解释人口变

动因果的阵容也是盛衰无常的。即在“人

口，，问题的定义和幅度上，见解也是反复波

动的。这些往事是可以理解的。人口是政

治、经济情况进退的主动变量，但也同时为政

治、经济演变的被动变量。它们中双向相互

影响是复杂的，也是极其微妙的。因而自古

至今，处理人口问题之遭经常是曲曲折折

的。特别是在过去一些年代之中，中国的人

口问题认识受国际因素的影响极大。再加上

国内政，经格局中的变动，人口学被封为

“禁地，，。其处境在一段时期中可说是“山

穷水尽‘已’无路”的了!

可鼓舞的是，入口学近十多年在国内已

大大地超过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运，

并已广泛地取得了国内朝野人士的支持。当

然，人口学的东山再起无疑地反映人口问题

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也标明了

众多学者在以往、当前和将来人口动态趋势

上兢兢业业地摸索出的成就。在短短的时间

内，中国人口学能获得惊人的成绩可归综于

众多原因，主要的是，打破了“闭门造车’’

这个框框，辟通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

渠道。学术交流无争沦地是中国人口学崭新

演变的高速公路，但在这个捷径上驾车前驱

之时，除非认清方向、把握日程和准备精

妥，否则耗时，费油，甚至被迫耽误进程都

非意外之事。在这方面要提高警惕的主要原

因是，在国外兴起的人口分析程序和理论是

有其一整套的前提与内容的。

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口现象内质不同于其

它国家的人口现象。人口现象包括生育．死

亡和迁移。无论在任何社会国家之中，婴儿

出生，生命终止或个体流动都是同一无别的

“基本人口"现象。生，死．迁在中外是千

篇一律的人生经历。但在数量上，这些现象

在不同地区或年代中可能极不相似。数据质

量的好劣会直接促进或阻碍人口学的进展和

成熟。更主要的事实是：人口现象高低升降

的前因与后果在不同地区或年代中会大有出

入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外人口

学的成就一是不外于在因、果这两个领域中

的理论探索和检验，二是针对这些国家社会

内的人口现象变动作研究，其目的通常不涉

及普遍性的“人口规律”的创建。这当然不

是说，这套国外东西在分析中国人口现象上

无用武之地。这只是指出在采用引进的程序

和理论时，要彻底地摸清其中的背景与来龙

去脉。要不然在应用上、解释上可能会文不对

题或题下无文。比如，从整个社会角度来

说，能影响生育率高低升降的宏观“主动变

量”为数众多，包括生产技术，能源、交通

运输、文化教育等等的差别。这些主动变量

可能解释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生育率上

的高低差别，也可能有助于了解在一个发展

中国家内不同地区间高低生育率并存的情

况。可是在探讨一个发达国家内存在的生育

率差别和波动时，这种宏观分析方式会给人

有隔靴抓痒的感觉。比如，二次大战后，生

育率在众多的欧美国家回升，不仅中断了自

19世纪柬期以来的延续下降，并同时极快地

跃回到了本世纪初的生育水平。这种意外的

回升持续20年左右后，生育率又转低，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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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出现向上趋势。发达国家中的忽增忽减的

生育波动显然不同于历史上从高到低的生育

转变。这种生育行为虽仅为短暂性的升降，

但极深刻地反映一般夫妇根据自身情况而采

取的生育决定。面临这批二次世界大战后突

起的生育现象，国外人口学者研究方式也随

之转变。微观分析程序和理论循势纷纷而起。

惹人注意的创新统为人口社会学宋与人

口经济学家的贡献。读者会很快地在顾宝昌

博士和他同仁选译的文章中，同他们提供的

概念和理论逐一见面。他们的共同前提之一

是，生育分析是行为科学的新领域。开发这

个领域的策略与工具是根据微观性经济学，

社会学理论铸造的，生育行为因而被概括地

称为“社会文化规范”或eL经济利益得失”

举动。“理想象庭”规模、“生育愿望，，、

“期望生育数量”、“儿女的价值”、“世

代间的财富流溢”等等概念和论述散见于入

口学调查报告与学术著作之中。

当然，人口学者之间对以经济观点来分

析生育行为的策略也并非无争沦的。比如，

经济学者指称婴孩为“消费品”一举曾引起

社会学者的反驳。即国外搞人口学的同行在

事业上虽有同一的前提，但并非也不可能意

见同一的，人口学的进展正是靠他们坚持争

论而取得的。其中的枝节是众多的。但这

里，应着重强调的一点是，当代国外人口学

者设计盼众多微观分析模型有着一个更主要

的同一前提。

这个前提是，生育的高低升降是夫妇能

自觉地采取决策的表现。决策的重要内容包

括他们对自身当前和将来生活情况的估计与

预测。这批估测概念可为分析生育行为中的

“中介变量”发挥作用。夫妇生儿育女多

少的打算不但反映他们成家立业时的社会，经

济条件，也可源于他们童年的情况与经验。

当然，在生育上“夫妇自觉选择，，的落实并

非超社会规范的主观行为，而有其客观条件

的。这就是说，微观生育行为分析模型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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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与传播的环境与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情况是

大有出入的。

突出的差别是，在过去20来年中，计

戈|J生育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中国仍

为发展中国家之一，但生育率却在极短时期

内大幅度地下降。无疑地，在这空前的生育

转变上，计戈lJ生育措施落实发挥了极大的诱

催作用，即外在的因素高速地影响了夫妇间

的生育行为。由是，在研究中国生育时，微

观分析模型运用必需慎重从事。一个极重要

的事实是，中国生育率转变在不同地区中有

其显著的差别。一般来说，较发达富裕省市

在生育下降幅度上占领导地位，这极可能是，

发达富裕省市内的条件较成熟， “节育文

明”较普及，因而在生育行为上，夫妇自觉选

择性较高，避孕上有较积极的成就。微观分

析在中国人口学研究中是有其一席之地的。

当然，从计划生育措施落实上来说，夫

妇自觉地选择少生是一个重要关键。比如，

近几年来，在讨论婴孩死亡，老有所养时，

主要看法是，抓计划生育必需包括创建促进

夫妇自觉选择的宏观条件。人口老年化、退

休、老年保险之类问题的研究是与计划生育

工作密切相关的。人口学者在这方面能够也

应该作出巨大的贡献。同时，需要注明的一

点是，在人口现象研究过程中，宏观分析与

微观分析可各自而行的，但人口现象的转变

或恒静实际上是宏观、微观因素合并影响的

趋势或状态。根据国内人口转变的趋势和

国外人口学理沦分析上的演进，中国人口学

探索应走“多层分析”之道，即分析模型建立

在宏观变量与微观变量结合上。在这方面，

顾宝昌博士及其同仁忠实地把一批国外人

口巨著译介给中国人口学界，这就为教研提

供了很大均方便。读者在翻阅学习这些著作

时，一定会得到深刻的启发，并有可能随之

提出更崭薪的见解与理沦来o

(作者工作单位：美国俄亥俄

州立大学)


